论艺术生产对审美客体的观照

——以粤西澳内海湾渔民创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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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艺术生产和艺术创作与审美客体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关系，几者在审美活动中是一系列相互依从相互牵引的动态关系。以粤西澳内海湾渔民题材油画创作为例，结合创作者田野艺术考察的创作手记及创作的油画作品《那年那月那日·人与海》，进一步从创作实践和审美活动来探究各自的特殊性，梳理其相互依从和相互观照的价值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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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艺术生产与创作的关联

艺术生产活动是主体（创作者）按照个人对社会和大自然等的认识、意志、情感、个性和体验对象化成客观的物象，在对客观物象审美中逐渐达到艺术创造的这一过程。因此，艺术生产的目的就直指艺术创造，通过艺术创造实现艺术生产的最终目的，而这种目的终归到艺术作品才得以实现。艺术生产的目的不同，所呈现出的艺术作品审美价值也不同。针对粤西澳内海湾渔民为题材的艺术创作，其艺术生产目的是创作者在大量的写生、采风和与渔民生活体验的艺术实践基础上，对渔民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将渔民对象化为创作客体，催生出一系列的艺术创作过程，最终以艺术作品的审美功能来承载其创作者的思想价值体系。

“一个偶然的机会，创作者来到粤西澳内海湾写生。当即就被那里所呈现出来的热闹的场景震憾了。在金色的海滩上，满载而归的渔船边来来往往的穿梭着购买海鲜的鱼贩，而刚刚出海归来的渔民们，有的忙着与鱼贩们交易，有的坐在海滩上，抽着水烟，惬意而满足地看着自己船上的鱼虾装进筐里过称后又装进鱼贩们开来的摩托车、小皮卡车。而在这些喧嚣的场景中，却看到一位黑黝黝皮肤，面孔上布满疲惫的老渔民，站在沙滩上，仿佛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我用线条记录下了澳内、记下了澳内那些挂着红色小旗帜的渔船、记下了澳内那些古铜色皮肤，性格憨厚对生活充满希望的渔民。”（《那年那月那日·人与海》创作手记）这是艺术创作者对审美客体由表象到理性的复杂心理转换过程，也是艺术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是艺术创作生根发芽的沃土。当把这种对客观众多物象的认识、理解以及创作者的个人思想情感聚焦在特定的渔民人物身上时，其物化或对象化的渔民形象便寄托了创作者对社会的思考和关注，当然，这种思想和关注必须要由具有审美功能的艺术作品来承载。

在一系列的艺术生产活动过程中，其审美客体的首指便是被对象化了客观事物（渔民），而不是凝结了创作者的艺术作品。只有主体也就是创作者在艺术生产活动过程中，经过对审美对象化了的事物达到从感性到理性的一系列认知和研究之后，借用一定的媒介材料和技法才能物化成真正意义上的审美客体——艺术作品。

“……随着艺术考察的不断深入，与渔民同吃同住，促膝长谈。我曾半夜跟随他们出海打渔，也曾与他们一起满载而归，在他们与鱼贩的讨价还价中，享受到劳动成果被人认可和欣赏的乐趣。但是，经过与他们无距离的接触，发现了海洋环境的优劣对渔业生产的重要性，随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大海所面临的环境保护的缺失或不足，澳内海湾环境污染日益恶化，近海渔类资源几近枯竭，当地渔民甚至用‘守株待鱼’来形容生存的艰难。尤其是当代渔业所用的将大小鱼一网打尽，没有给鱼一定的生长繁殖期的时间，且‘掠夺式’捕捞导致捕捞效益下滑。渔业便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继续增加捕捞力量和技术强度，大小通吃，这样的结果是对渔业资源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那年那月那日·人与海》创作手记）因此，从艺术生产到艺术创作这一过程中，审美主体已经将最初被对象化的审美客体（渔民）上升到更高层次的一种理性的或者具有社会文化价值在内的审美范畴，也就是由关注初级的审美客体上升到最终的高级审美客体（艺术作品）上，通过艺术作品来承载一系列艺术生产和创作中所诉求的社会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情愫。“艺术劳动主体的这种自觉的、能够创造出新的审美现实的对象世界的生产活动，与人类的其他实践活动一样，始终是受意识自觉支配、有明确目的的指向、面向社会对象的活动。”[
]因而，并非所有的艺术作品作为最终的审美客体都能如愿以偿去承载创作主体在艺术生产活动和创作中所诉求的那样，个中缘由与创作者有着直接的关联，但完全可通过历史沉积下来的优秀作品中找到阐释，当然，一些个人小情调的，主观情感浓烈的作品或被社会历史淘汰的艺术作品绝非在此行列。“如果创作不是出于满足社会精神需要的目的，而是完全出于创作主体的自我心理需要，艺术产品也不提供给社会，那么，这种创作劳动不具有社会生产的性质，而是以满足自我心理需要为依归的个人愉悦行为。”[
]
2、 审美客体所承载的艺术审美价值

客观物象一旦被审美主体（创作者）对象化或艺象，其审美价值已经被凸显了出来，但此时的审美价值并非等同于其艺术价值或艺术审美价值。象优美动人的山川草木一样，渔民海滩劳作的形象等都具有触动心弦审美价值，但却不具备艺术价值或艺术审美价值。因为没有通过艺术家主体自觉的艺术劳动创造的艺术审美价值。所以，只有艺术家经过自觉的对那些物象进行素材处理，按照个人艺术修养或艺术法则等的提炼概况下，关注主体的思想价值观和社会价值之后，这种艺术典型才被彰显出来，其艺术价值或艺术审美价值才被昭示。

《那年那月那日·人与海》的油画作品，是创作者在众多渔民和海滩场景中筛选出的生活原型，将其艺象化后的艺术典型。由于在艺术考察过程中对渔民的生活有了深入的体验，对渔民生存现状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目前渔民‘失海’问题日益严峻。在几年时间里600多艘渔船，数量下降到已不足400艘，加上渔船无港口停靠，每当台风到来时，渔民普遍最担忧的就是生命和财产安全问题。‘渔三代’‘渔四代’的受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素质和法纪观念低下。大多年轻人不愿操持父业，多数渔民子弟初中未毕业或者刚刚毕业便常年外出务工，渔民劳动力老龄化在不断增长，海滩从业人员基本年龄在50岁左右。”（《那年那月那日·人与海》创作手记）故而衣衫褴褛的老渔民形象和充斥海滩的现代废弃物被列为画面所承载的艺术典型，让种种静态的物象来诉说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当然随着城市化建设的逐渐扩大，现代人对原生态生存环境的向往，对湛蓝的大海和蔚蓝的天空都有着无穷的想象。可那些饱经风雨，满脸沧桑又若有所思的老渔夫，他们的生存环境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而这一群体的生存并没因社会发展有所改观，反而带来了生存的压力，致使他们的意识憧憬到几十年前的儿时那种湛蓝的大海和鱼资丰厚的海滩生活。这种被艺象化或对象化的画面人物存在的思想意识与现实的矛盾，同画外观众也就是审美主体的理想与现实矛盾出现了某种共同的东西，而这种共同的也是我们所期盼的或理想中的——保护海洋环境。画面的艺术思维也就是艺术内容的体现也许到此，但作为艺术审美客体，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是一种有机的统一，而艺术形式要更有效的去体现和反映艺术内容。《那年那月那日·人与海》采用最常用的艺术对比手法：将画面前后环境采用超现实的手法做了时空的对比和转换处理，围绕主题和画面需要，以字母“Z”型的构图，达到画面的均衡和谐和构图的变化，很明显，现实主义写实手法的表现同为主题（画面内容）服务，其构成的艺术形象便成为艺术审美价值的基础，同时也将最初单纯的老渔夫的审美价值上升到了艺术价值或艺术审美价值，而作品的题目“那年那月那日·人与海”中“那”是寄予对主题的某种进一步阐释。

3、 艺术审美价值蕴含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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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生产和艺术创造的起源来自创作者个人对社会和大自然以及个人思想情感的一种诉说或宣泄，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绝非就是一开始为了某种政治色彩或社会功能而创作的，就像2005年，已是四川美院院长的罗中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要重画《父亲》。他说：当时《父亲》的社会性更胜过艺术性。如果在20年之后的今天，让我再画《父亲》，我会更多的从绘画、艺术本身来构思，不会还是社会属性很多的那种东西。说明多年后的作者思想的不断成熟，对艺术本体认识的不断提高，才有了从绘画、艺术本体和审美主体出发来进一步思考观念。无论如何，即使创作者对《父亲》的艺术性心存遗憾，但它的社会价值或社会性已经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体现的淋漓精致。类似于此类的作品国内外举不胜举，如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最后晚餐》，俄罗斯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的纤夫》以及中国现当代画家徐悲鸿的《奔马图》，齐白石的《虾》等等，它们均有一个显著特点：创作者都是极力从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去探究，而作品的社会价值或社会属性，是不同时代不同批评家和观众所冠以的头衔，至于合理不合理自有分说。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优秀的作品其艺术审美价值中必然包含了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也体现出艺术家的个人综合素养上，艺术家不但要有深刻的、积极的潜意识活动，而且在作品中要渗透艺术家的崇高理想，对生活不能采取消极的旁观态度。犹如我们体察到农民的苦一样，只要深入走近农民的生活，任何人都能体验和观察到他们生活的艰涩，但如何通过艺术的手法反映和表达他们的苦，这将是一个新的命题。

艺术是生活的反映，生活决定艺术，这是现代美学和审美话语中的常用范式。但我们还要明白，生活不等于艺术，艺术也不等于生活。可在我们所见到的美术作品中这种关系并未得到很好地解决。“……渔民收入低下、传统的渔业捕捞让没有土地的渔民转产转业困难。更重要的是管理滞后，执法不严，鱼市缺乏统一管理和保护，（鱼贩和’老板’垄断现象严重）得不到真正的市场宏观调控，致使劳动和收入不平衡，渔民贫富差距拉大。”（《那年那月那日·人与海》创作手记）如此，创作者并不是盲目地通过艺术的手法进行生活的复制或对渔民困境的诉说，而是在画面中通过时空对比和人物与场景直接的叙述表达，将渔民现有的生活状况委婉地折射在作品中，而非追求所谓的“乡土艺术”，即便有人说老渔夫“哭丧着脸”，画面“调子阴沉”，毕竟“红、光、亮”的时代已经过了，这里只有的是创作者（主体）在艺术生产和艺术创造中对审美客体的真诚，一种审美姿态。不像有人说罗中立先生的《父亲》那样能代表几亿中国人的“父亲”，那样显得矫情和狂妄，毕竟艺术不是政治，艺术的功能也没强大到如此地步。

澳内海湾渔民系列的油画作品，如《平衡·鱼》、《渔歌》和《那年那月那日·人与海》等等，如果说它们的社会价值，便是建立在创作者自觉的艺术实践活动基础上真诚的抒写后，审美主体的一种心理感知或社会性的暗示，其实真正蕴含的是艺术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对审美客体的感性认知、体验和理性研究后的极力观照。审美主体对客体按照一定的合规律性（即真和善）和合目的性（即美）来达到最高的精神化，具有强烈的抽象意味。不论能从艺术作品中看到或找到什么，都同艺术创作者在艺术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审美客体的观照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有人能从艺术中看到明显的伦理价值、有人能从艺术中看到突出的审美价值……有人也能给你从艺术中找到其独特的经济价值……”[
]当然也不外乎社会价值。简而言之，传统的艺术作品的审美功能并不能即刻改变渔民目前的困境和现状，但以直观的艺术作品，去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可以做出微薄的呼吁：望有关部门以诱导性的、鼓励性的政策和措施，帮助渔民上岸转产就业谋生时，也希望作品能够唤醒当局者的自觉意识：转变观念，放弃“增产促进增收”的落后观念，由传统的数量型渔业向质量效益型渔业转变。既要坚持以养为主、以安为先，在提高传统产业发展水平的同时，努力拓展增殖渔业和休闲渔业等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又要坚持“多予少取”的方针，深化渔业体制改革，加大渔业投入，建立健全渔业服务体系，维护海洋良好生态环境。让海洋和渔民重新回到过去那种相互依存而不是单方面索取的良性循环中。审美主体的这种单纯的美好的期望在艺术家看来也许只能算是无意识的表露而已，至于真正意义上能否产生社会价值，所涉及到的因素是创作主体无法左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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